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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尼采的酒神精神为出发点，对尼采的美学话语以及尼采对待启蒙主义和抽象理性的

批判，对物质———肉体和生命的高度肯定等哲学美学思想作尝试性的解说。分析认为，尼采美学以

酒神精神为基点，体现出对生命和物质（肉体因素）的肯定和辩护，试图用具体感性克服抽象理性，

恢复生命的丰富意义，在陶醉和狂欢中建构一种人人平等、泯灭等级的世界大同的乌托邦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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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尼采的美学批判中，基督教的欺世谎言、理

性的终极追问和科学的乐观主义都是不值得信赖

的，但人的精神总是要有所附丽才能活着。尼采认

为，世人无需将渴求永恒的希冀寄托在虚无缥缈的

天国和盲目乐观的科学精神中，积极践履尘世的酒

神精神即可直接把个人和永恒圆融在一起”［１］。学

者周国平认为，尼采始终视理性为扼杀本能的力量，

并谴责苏格拉底的理性哲学扼杀了希腊人的艺术本

能，其中就包括了酒神冲动，从此非理性的酒神精神

成为他的美学谱系中的魂脉所在，并化为“锤击”美

学的无穷动力。１９世纪德国伟大的哲学家尼采，以

其清新的文字、狂热的思想，拉开了１９世纪末哲学

革命的序幕，他宣称“上帝死了”和“重估一切价

值”［２］，从此打破了自苏格拉底以来的西方理性主

义传统、基督教的道德传统和启蒙主义的文化传统，

提出了高扬强健生命和权力意志的非理性主义的哲

学理论。这里姑且不论这位伟大哲学家在哲学上承

前启后的辉煌成就，仅尼采的酒神精神及其对当代

美学和艺术创作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就开创了现代

美学的新视域，且成为影响现代美学的重要理论资

源。特别是在文化转向后现代主义的实践路途中，

尼采的声音更是强劲而有力。因为仅提到后现代的

文化实践，如电影和流行小说中对物质—肉体因素

的果敢追求和大胆表现，就足以看到尼采的深刻影

响。本文试图以尼采的酒神精神为基点，对尼采的

美学话语及尼采对待启蒙主义、抽象理性的批判，对

物质———肉体的高度肯定，对待生命的态度等哲学

美学的思想领域作一次尝试性的说明。

一、尼采哲学中的酒神精神

　　尼采说：“肯定生命，哪怕是在它最异样最艰难

的问题上，生命意志在其最高类型的牺牲中，为自身

的不可穷竭而欢欣鼓舞———我称之为酒神精神，我

把这看做通往悲剧诗人心理的桥梁。不是为摆脱恐

惧和怜悯，不是为了通过猛烈的宣泄而从一种危险

的激情中净化自己（亚里士多德如此误解）；而是为

了超越恐惧和怜悯，为了成为生成之永恒喜悦本

身———这种喜悦在自身中也包含毁灭的喜悦

……”［３］。这是写在《偶像的黄昏》中的一段话，尼



采后来在其自传《看哪，这人》中原原本本地加以引

用，我们可以将其视为对酒神精神的一个经典表述。

那么我们就来看看尼采是如何顺着古希腊哲学与艺

术的脉络，诊断出古希腊悲剧文化死亡的原因，从而

在酒神狄俄尼索斯醉的世界中恢复生命的丰富意义

并将非理性主义美学推上了巅峰。

在希腊时期之后的欧洲，，柏拉图主义之后的欧

洲在整个基督教和现代时期，理性、逻辑、知识和节

制、禁欲、克己无处不在。在两千多年的基督教文化

和苏格拉底式的文化哲学熏陶以及工业文明的洗礼

下，人离大地越来越远了，原本活泼的生命个体逐渐

变成了基督教文化的奴隶和工业理性的工具；人的

自然生机被抑制，成了没有生命力、没有个性、没有

创造力的机器。苏格拉底肯定知觉，否定直觉，培养

出非神秘主义的、发达的逻辑天性，其原则是“清晰

明了”和“知者有德”。对苏格拉底而言，“理性等于

德性，等于幸福”［４］，所以尼采认为希腊悲剧文化死

亡的原因就是苏格拉底的理智主义。

在尼采生活的１９世纪德国，轻浮的乐观主义和

虚无主义甚嚣尘上。“目的没有了，文化是手段，现

代科学活动变得野蛮化了”［５］。他多少有些伤感地

发现，酒（狄俄尼索斯的意向是陶醉之酒）和火（赫

拉克利特的意向则是发光之火）的意向编织成的希

腊思想，只能凭借回望，以乡愁的方式存在于自己的

记忆之中时，尼采以重建德国文化为己任，从古希腊

理性主义的源头开始清算种种病态和颓废的现象：

“苏格拉底是希腊消亡的工具，是典型的颓废

派”［６］。他认为，苏格拉底主张理性，而理性是埋葬

生命的暴力，基督教是虚无主义的象征，而酒神狄俄

尼索斯却是肯定生命的象征，代表了人的生命和意

志力量的形象。

酒神狄俄尼索斯就是尼采凭借敏感的艺术颖悟

和独特的世界感受从原始节日中发掘出来的。在酒

神精神与日神精神这一二元美学冲动中，酒神冲动

具有本源性，日神冲动则由它派生。尼采认为，艺术

创造的动力是强力，而酒神艺术与日神艺术则是强

力的不同表现，都是艺术创造的原动力；所不同的

是，前者是“作为驱向幻觉之迫力”，后者是作为“驱

向放纵之迫力”，“两者都是在我们身上释放艺术的

强力，各自释放的却不相同。日释放视觉、联想、诗

意的强力；醉释放姿态、激情、歌咏、舞蹈的强

力”［１］。无论是日神冲动还是酒神冲动，都具有非

理性的性质，尼采始终视理性为扼杀本能的力量，并

断言希腊悲剧恰恰死于“理解然后美”的理性主义

原则［２］。酒神狄俄尼索斯的生命冲动与苏格拉底的

理智主义对立，而这种对立又成为尼采美学致思的

原创点，此后尼采的哲学美学从酒神精神走到超人，

再到强力意志都是围绕这一点展开的，只不过后来

的酒神精神获得了更加哲学化的处理：强力意志。

虽然他的思想不无变化，然而酒神精神巨大的生命

冲动一直奔涌在尼采的美学奇思中。正如强力意志

成为尼采哲学的关键，酒神精神成为尼采美学的关

键。当然这二者是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

对酒神的美学内涵，尼采也有十分生动的论述：

“在酒神的魔力下，不但人与人重新团结了，甚至那

被疏远、被敌视、被奴役的大自然再次庆贺她与她的

浪子人类言归于好。大地自动奉献它的贡品，危崖

荒漠中的猛兽也驯良地前来……一个人若把贝多芬

的《欢乐颂》化作一副图画，并且让想象力继续凝想

数百万人颤栗着倒在灰尘里的情景，他就差不多能

体会到酒神状态了。此刻，贫困、专断或‘无耻的时

尚’在人与人之间树立的僵硬敌对的藩篱土崩瓦解

了。此时，在世界大同的福音中，人不但感到自己与

邻人团结了，和解了，融洽了，甚至融为一体了……

人轻歌曼舞，俨然是一更高共同体的成员，他陶然忘

步忘言…… 此刻他觉得自己就是神，他如此欣喜若

狂、居高临下地变幻，正如他梦见的众神的变幻一

样”［２］。这段描述渲染了酒神来临的情景，很有诗

意地把酒神的美学意义揭示出来。首先是世界大同

的乌托邦景象。在酒神精神里，人与人、人与自然都

处于其乐融融的欢乐情境中，生命得以充实，精神飞

扬，所有的隔膜和恐惧都被克服，生命得到高度的肯

定与张扬。其次是人人平等和异质共存的新型人类

关系，尼采从中看到了人与宇宙的完美合一。在酒

神精神的陶染下，连“奴隶也是自由人”，各种社会

等级和礼教的束缚都已被推翻，人类进入一种普天

同庆的理想状态。酒神精神中透露出来的肯定生命

的世界感受；人与人、人与世界共处同乐的景象；消

除等级、异质共存的图景都体现出一种大无畏的、生

生不息的创造精神，从而达到了精神上淋漓尽致的

愉悦，又怎能说不是一种精神上的狂欢呢？在这个

醉的世界里，个体化原理崩溃了，主体陷入了一种巨

大的迷狂状态中，他着魔了一般，激情高涨，狂喜从

天性中奔腾而出，面具被撕碎了。酒神的魔力使得

一切都得以解放，一切都达成了和解，一切都在一个

兴奋的大海中融为一体，一切都相互吞噬、转换、变

幻。动物似乎在开口说话，人如同神一般有超自然

的魔力，此刻，“空中响着大同的福音”，“人不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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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他变成了艺术品：这里，通过醉的战栗，整

个大自然的威力显露无遗，太一的快感得到极度的

满足。人……在这里被揉捏、被雕琢”［２］。在尼采

看来，人在酒神节中不复是个人并因此而进入一种

极乐的境界，这一现象是最值得注意的。它表明除

了执著于个体化和制造美的外观之幻觉外，人还有

一种更强烈的冲动，便是要摆脱个体化的束缚，打破

外观的幻觉，回归自然之母的怀抱。在此意义上，

“酒神的本质”就在于“个体化原理崩溃之时从人的

最内在基础即天性中升起的充满幸福的狂喜”［２］。

二、尼采的哲学美学批判

　　尼采的美学视野是开阔的，他不满足于文艺复

兴之后特别是启蒙主义以来的狭隘的美学见解。由

此，他深入到古希腊的悲剧，深入到原始节日中找寻

原始生命的充沛淋漓的激情，以此治疗现代文化的

贫弱。笔者将着重考察尼采对待启蒙主义、抽象理

性的批判，对物质肉体的高度肯定，对生命的态度等

哲学美学的思想，以期更深刻地领会对这些领域持

论的根据。

尼采对启蒙主义的批判立场是很鲜明的，他对

启蒙主义几位公认的大师，如卢梭、康德都是持否定

态度的。他尖锐地嘲笑卢梭滥情的女性文化，对卢

梭的冷嘲热讽成了他一生的乐趣。他对康德的态度

是前后不一的。在《悲剧的诞生》中，他高度赞许康

德对科学精神的限制，认为康德的理性批判给科学

认识的作用作了清醒的规定，遏止了自苏格拉底以

来科学精神肤浅的乐观主义。但是后来他十分憎厌

他的伟大同胞，尖锐地批评康德审美无功利的说法，

认定生理快感是美学的基本因素，还称康德是概念

的木乃伊。可以说，尼采对启蒙主义大师的批评，是

因为他洞识了卢梭和康德道德哲学中隐藏的基督教

因素。在尼采的眼里，基督教甚至道德本身就是生

命的敌人，因此，对启蒙主义的批判归根结底还是出

于对生命的肯定和辩护。而启蒙主义的特点是抽象

的理性主义和对普遍概念的喜好，这种美学观念主

要体现在黑格尔的美学体系里。在黑格尔的体系

里，世界上的艺术都被强行纳入到他自以为得意的

完美体系中，并依照他的辩证法有条不紊地发展与

演变，导致原本丰富多姿、异质共存的美学想象被大

幅度地净化和缩减了。把理性作为唯一的标尺，势

必要把那些不符合理性规范的美学因素，如原始神

话、无意识心理、各种物质———肉体因素都排除出

去，这就是耽于理性的启蒙主义的狭隘性质。而尼

采把酒神精神积极果敢地引入美学研究，就是要打

破长期以来为启蒙主义的理性美学所造成的狭隘局

面，为人类美学本该具有的广阔世界打开通道。在

这一点上，尼采以酒神为标志的生命美学开创了现

代美学的先河。他对生命冲动和本能的大胆肯定，

对神话再生的期望，对种种无意识隐秘的掘发，都启

迪了后来如弗洛伊德、容格等人的美学，甚至海德格

尔的存在主义、福柯的疯癫话语和身体美学，都流涌

着尼采的美学灵感［７］。酒神精神是现代美学走向后

现代美学的一大标志，在其他美学形态的簇拥下，终

于冲破了启蒙主义的理性美学传统。正因为如此，

尼采的哲学美学奠基于被理性主义和基督教鄙弃的

身体和生命上。现代美学异常重视对身体的关注，

除了受到现象学者如梅洛·庞蒂，存在主义者如萨

特以及后结构主义者如福柯、巴塔耶等人的有力推

动外，它最重要的理论先驱就是尼采。

尼采对身体的肯定完全出自对生命的肯定，这

与他对基督教的抨击相关。在尼采的美学中，酒神

精神象征着丰盈的生命、充沛的活力，艺术品是酒神

冲动的产物，是生命力极其旺盛的艺术家受丰盈生

命力的逼迫，不得不借助艺术反映自身生命里的丰

盈和过剩。尼采始终对一种高贵强健的生命状态寄

予了充分的想象和投射，他对后现代文化实践的影

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劳伦斯作品中对力与美、理

性、情感的形象描绘与哲理阐述和尼采在《悲剧的

诞生》所探讨的酒神精神更是惊人的契合。没有足

够的资料证明尼采在多大程度上或是否影响了劳伦

斯，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劳伦斯和尼采都认为潜

藏在人类集体无意识中的野蛮性、创造性和放纵性

是酒神精神的特征［８］。尼采一反传统对性遮遮掩掩

羞羞答答的描述和论及，说明性是肉体活力和创造

性的表现。劳伦斯更厉害，用赤裸裸的性描写冲击

人类视觉，唤醒沉睡在人体最黑暗处的酒神，酒神

的、泰坦的和蛮夷的因素都成了劳伦斯观念里的创

造性活力。劳伦斯和尼采为酒神所代表的情绪的放

纵和肉体的活力（尤其是性欲的冲动）正了名，他们

把它抬到审美的殿堂进行供奉。尤其是劳伦斯，他

把尼采的酒神精神中的审美态度推广到实际生活中

的各个领域，所以他否定科学、伦理、道德。尼采在

这点上却不极端，他并不否定科学、伦理、道德在人

类实际事务中的作用，而只是把酒神的审美状态用

于艺术的相关领域，他的目的仅仅是为惶惶不可终

日的现代人类创造一个精神家园［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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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　语

　　酒神精神的提倡，说到底是尼采有感于现代文
化的落败，用尼采的话来说，是对欧洲虚无主义的抨

击，尼采把科学精神和基督教都视为虚无主义，因为

它们都崇拜抽象理性，蔑视肉体和生命。尼采对启

蒙主义以来的欧洲现代美学，从笛卡儿、康德到黑格

尔的理性主义传统的冲击，使得美学第一次在尼采

的酒神精神中重新回到感性的地面上，回到物

质———肉体因素的地面上，尼采与深受其影响的弗

洛伊德及自辟蹊径的巴赫金着重从生命、无意识和

物质———肉体因素重新奠基美学的根基，从而使现

代美学进入到后现代的境地，也就标志着现代美学

的转向。

尼采的酒神精神是他哲学美学的理论原点，它

的核心就是对生命的肯定。这种肯定生命、高扬具

体感性的美学精神标志着现代美学挣脱了理性主义

的羁绊，从抽象唯心的概念体系走向现实生活，走到

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中，同时重新估量古代神话的

美学含义，这也应该算一次美学的解放吧。

尼采的酒神美学克服了古典美学和现代美学对

生命特别是肉体的蔑视，重新找回了美学的立足点。

尼采用那生动而具体的感性丰富性克服抽象的片面

理性；用自由的无拘无束身体抗辩官方的片面严肃

性，体现其酒神精神的乌托邦冲动，这使得尼采的美

学走到了后现代美学的门槛上，身体因素在当今审

美文化实践中的异常活跃当然不能完全归因于尼采

的理论辩护，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酒神狂欢的大量

存在。事实上，尼采的美学期望及其所具有的乌托

邦精神早已融入了今天的美学实践中。得意洋洋的

身体、酩酊大醉的身体、愉悦狂欢的精神，正在一一

消解古典美学的抽象残余。物极必反，这种过分身

体化的美学，是不是有些过于兴奋和沉溺呢？如果

它仅仅沉溺在个体的感性快乐和固守着贵族式的高

傲，而缺失了广阔的社会情境，那么它的乌托邦的积

极含义也就荡然无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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